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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岛崎 治郎  



九死一生 
 

●8月 6日的情况 

当时，我每天从西条坐火车，再转市内电车，花一个小时以上去参加在南观

音町的株式会社三菱重工广岛机械制作所的学生动员劳动。我在 5 兄弟姊妹中排

第 4。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哥哥在九州当兵。 

我上二中(广岛县立广岛第二中学)初二时就停课，被派到四处劳动。1944 年

年底左右，开始在三菱的观音工厂上班。 

8 月 6 日那天，我和 4、5 名同学在去工厂的途中被炸。被炸的地方我想应该

是南观音町的综合操场附近。离爆炸中心地约 4 公里。如果我晚坐了一班车，那

么原子弹投炸的时间可能就正好在相生桥附近，在电车里被炸死了。真可谓是九

死一生啊。 

被炸的那瞬间，我感到背后有一道闪光，脖子发热。接着一阵强烈的冲击波

后，我就倒下失去了神志。大约过了 5 分钟左右撑开眼睛向四周一看，虽说工厂

离爆炸中心地有 4公里远，却只剩下一些铁骨，连屋顶也被吹走了。 

我们同学之间纷纷议论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是不是我们劳动的工厂被 B29

战斗机轰炸了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被 B29 战斗机轰炸，那是皆实町的煤气罐爆炸了

吧。警戒警报也解除了。8点 15 分是没有戒备的状态。8点前曾有一次空袭警报，

但又改为警戒警报，8点 5分左右警报解除了。我也听到解除警报的响声了。 

后来，发令说：市内全部都燃烧起来了，总之今天到工厂来的人全部回家。

黑雨不断向东面推进。我经过江波，走到吉岛、千田，又过了御幸桥，向比治山

方向走去。当走到御幸桥时，被许多人拉住我的腿说：给我水、给我水。当时我

只以为有些人受伤了。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、烧伤。这些人拉

着我的腿直说：“大哥，给我水、给我水、我受伤了，喉咙·····”非常令人可怕

的光景。被炸时，幸亏我没受伤，看到眼前这么多受伤的人，自己的脚步变得迷

茫不定地前进。  

经过比治山山麓时，看见一位浑身红通通的士兵令我至今也忘记不了。他身

上的皮肤都耷拉下来了。虽然还有呼吸，但那是非常凄惨的情形。他看了看我，

指着尸体说：“这，我要把它抬到拖车上运走，大哥，麻烦帮我抬起它的脚那边。”

可是，我害怕没敢帮他。比治山山麓一带，也许是离爆炸中心地远一点儿的缘故，

受重伤的人不多，倒是有许多人在帮助搬运尸体。我想那位士兵大概没过几天就

死亡了吧。 

晚上不知道到了几点，好不容易走到了海田车站。听说晚上可能会有一趟火

车从海田发车去西条方向。大概是等了 1 个小时左右吧，终于坐上了火车。车内

挤得满满的，到了西条，一片漆黑，根本看不到是谁来接车。因为，那时照明是



受统制的时代，不可以用电气、电灯的时代。当时只听见来接的人在说：“真够呛

啊、听说很惨啊”。却不知道那是谁来接车的。 

 

 

●7 日以后的情形  

听说我叔叔在比治山工作被炸，我和婶婶一起去广岛找叔叔。是否坐上卡车

去的、怎么进入市区的这些都记不清了。听说叔叔被收容在宇品那边，7日拂晓我

们就出发了。幸亏我在二中上了 3 年，对市内的地理环境还有点儿熟悉。我想得

要给婶婶带路，就和婶婶一起出去了。 

在宇品的收容所，我们找到了叔叔。我记得收容所是在宇品港附近的仓库。

一位士兵说：“啊，这个人已经咽气了。把他抬出去吧”。说着就把尸体搬到过道

走廊并排起来。后来，士兵对我说：有人死了，帮我抬一下它的头那边。我很害

怕不敢帮他忙。2、3个人一起把断了气的人抬到走廊。连 20 来岁的小姑娘也被烧

得浑身漆黑的，光着身子躺下。 

我们带着叔叔从宇品回到了西条。可是，3 天后的 10 日叔叔去世了。在家附

近的火葬场火葬。那时，我也帮忙了。我婶婶是两年前去世的。可她和叔叔仅一

起生活了 9年。 

 

●被炸后的生活  

   二中的复课大概是在 10 月末还是 11 月吧。当时，在观音原二中的校址临时

搭起了一座小屋，雪花飘进屋里，没有暖炉，在寒冷中哆嗦着上课。那是连玻璃

窗也没有的校舍。回到观音前，是借用海田的女子学校的校舍或是没倒塌的小学

上课的。 

  因为我想升学，所以得去上课才能拿到学分。只能忍受着寒冷上课。那时我

想能在临时搭起的校舍上课已经很不错了。当时是旧制初中，所以是 5年级毕业。

我毕业时是 1947 年。毕业后，考上了在千田町的广岛工业专门学校。 

   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，昭和 30(1955)年代，汽车也逐渐普及起来，我想创立

一所汽车驾驶学校。于是和朋友一起拿着铁锹，开始策划起练车线路图。利用工

业专门学校拿到的学分，考取了当专业科目和技能教官的资格。1960 年起，在市

内的汽车驾驶学校当主任教官。 

   1966 年，我辞去了汽车驾驶学校的工作。因为我哥哥想经营一家养老院，希

望我去帮他忙，所以我就去帮助哥哥的事业了。当时，我哥哥是医师会长，我一

直以哥哥为自豪。兄弟一起经营养老院，可是哥哥却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。我痛

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。两人奔波于宫岛、汤来的老人设施，长途的地方由我来开

车，带医院院长的哥哥去。我抱着一种一定要开车带哥哥的使命，一直支持着哥

哥的工作。哥哥专心研究学问，而我爱好运动，两人就是这样齐心协力努力过来



的。可哥哥走了，真是很伤心。 

 

●工作、结婚、核爆后遗症 

  我和妻子马上就要迎来结婚 50 周年的金婚式了。结婚的时候，我没敢说自己

是核爆受害者。因为知道对核爆受害者有歧视，我告诉妻子：是遇上了原子弹爆

炸，但是当时在三菱工作，是离爆炸中心地 5公里远的南观音尽头的地方遇上的，

没有任何受伤。我妻子似乎不怎么在意。我儿子是药剂师，也有医学知识，明白

自己是被炸的第二代。儿子和女儿出生时，我有些担心。就悄悄地确认是否有异

常。 

被炸 10 年后，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瘤子，我担心那会不会是后遗症。也许不是

恶性的，是良性瘤。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。瘤子长的位置正好是被炸时来自背后

的闪光射到的地方。后来做了切除手术。可是过了 10 年又长出来了。后来，最近

瘤子不再长出来了。除了长瘤子以外，我觉得因被炸而造成的症状就是牙齿比别

人早脆弱。有些人也会掉头发。每个人的症状会有所不同。我没有掉头发。但是，

和大家共同的症状就是核爆受害者容易疲劳。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和其他人同做

一样的工作，但自己却易疲劳，被上司怀疑自己是否想偷懒。上司说我：“大家做

的是同样的工作也不会累，你就这么点儿工作就累，你想偷懒啊”。易疲倦的症状

在工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。 

 

●对和平的愿望 

告诉年轻一代什么是核爆、什么是和平时，叙述者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。原

子弹爆炸的霎那间，楼房一瞬间就倒塌，人们一瞬间就死亡。要把这种真实告诉

人们是要下功夫的。光说：“很惨、很惨”，“说给我说却不给水的话，会留下遗

憾。火势逼到桥下就这样逃了出去。”等等这些话，我想其真意是传达不了给听

众的。光是说“和平公园里有资料馆，可以去那里看看。有和平之树”。这样说不

上是告诉人们核爆的残酷。也许会给听众造成一种误解，以为核爆并没那么严重。

前几天，北海道发生的龙卷风造成了许多人死亡。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就像当年原

子弹爆炸那一瞬间。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带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画面。我想那个画面

连小孩看了也会明白。核爆也是像那龙卷风一样，瞬间性地倒塌，大火燃烧起来，

造成 20 万人的死亡。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连结现实生活上发生的灾害来告诫下一

代呢。 

  原子弹投下没多久，每日新闻、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就进入广岛，拍摄在广

岛发生的惨状。多次奔赴战场的那些记者们也说在别的战场也没目睹过像广岛核

爆那样的惨状。我们该如何去告诉人们那种惨状呢。我认为在传达方式上要下功

夫。 

   我就读的二中，有许多低年级的学生被核爆夺走了生命。而且，最近也有些



同学死亡了。唯一的哥哥也去世了，感觉到很孤单。现在，我身体行动不方便，

妻子在照顾我。我还想再活两年，一周一次也好，两周一次也好，小孩儿也好，

小学生也好，能尽情地把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，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

一息，这是最幸福的。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